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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本刊记者 \李李彦

2007 年我第一次见到林澎，他还在学校工作，担任建筑学

院党委副书记，那时的他身材高大但态度谦和，笑声爽朗，头发

密且黑。时隔 5 年再见，他笑声爽朗依旧，只是黑发中夹杂的银

发已如夜空中繁星闪烁。他说，他的人生也以这 5 年为界，截然

不同。

⼀一⼊入清华 20载 

林澎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西城区的设计院机关大院里长

大，父母都在建筑领域工作。兄弟俩都是清华毕业，哥哥 1985

年考入清华土木系，他也子承父业于 1988 年考入清华建筑系。

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此后 20 年，他都未从清华离开过。

1993 年本科毕业后，林澎一直在吴良镛先生的清华大学建筑

与城市研究所工作，其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主要参加苏锡常

城镇规划研究工作。吴良镛先生作为一代宗师，为中国建筑与城

市规划求索一生，在研究所工作的 10 年，耳濡目染之下，林澎

受益良多。从 1999~2007 年的 8 年间，林澎一直协助建筑学院

的尹稚老师发展北京清华建筑规划院，一切从零开始。从 1999

年的仅仅五位同事，一间小屋到 2008 年时，规划院已经发展成

为拥有十多个专业规划设计所、700 余专业技术人员并在国内拥

有很大影响力的综合性设计研究院。

几个数字，寥寥数语，概括的是林澎虽然艰辛但看起来顺风

顺水的学校生涯，无法概括的，则是他内心的波澜壮阔与起伏。

在学院教书时，林澎就有感于我们的城市规划教学严重落后

于中国城市建设实践。“现在学院里用来教学生的还是很多年前

的课本，城市规划的教材很多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甚至 70 年代编

——访北京科技商务区建设股份公司总经理林澎

林林澎，1988 年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93 年年毕业后留留校，1995 年年开始攻读城市规划与设计

专业硕⼠士、博⼠士学位 , 后留留校任教 。1999 年年开始参加筹建北北京清华城市规划研究院。2008 年年

调任河北北省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局⻓长，2010 年年任河北北省曹妃甸新区管理理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

国第⼀一代⽣生态城市——唐⼭山湾⽣生态城建设。2012 年年 7 ⽉月调北北京市昌平区⼯工作，负责筹备北北京

市重点功能区——北北京科技商务区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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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城建史》讲的还是前苏联那一套规划理念。”

林澎在规划院工作的这些年，恰逢中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这 10 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期，从事城市规

划工作的他，与地方政府有着长期和密切的联系，做了

大量的设计及实践工作。然而工作做得越多，林澎越焦虑，

焦虑的是这些年中国走的是一条快速复制低水平城镇化

的道路，由于速度快、时间短，同时存在大量地方和国家、

地方和乡村的博弈，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即使是他最爱

的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也因其摊大饼式的发展造成许

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饱受诟病。

2007 年，作为访问学者从麻省理工进修半年回国之

后，林澎萌生了离开单纯的学术环境去做一个城市发展

的真正推动者的念头，“清华作为工程师的摇篮需要有

一批在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人，但现在我们很多老师都

是从中国大学到国外大学再回到中国大学，这样的路径

对于培养基础性人才也许是可以的，但对于中国快速城

镇化发展中所需要的城市规划的管理者、城市建设者等

需求而言，差距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从事城市规划的人，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去实践。” 

当林澎投身业界的念头正浓时，恰逢时任河北省委

常委、唐山市市委书记赵勇同志为了进行唐山资源型城

市转型而寻觅合适的规划局长人选。“在学校是一个厚

积薄发的过程，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和观察，但也仅限于

观察和思考，如果不是实践者，很难作为倡导者或推动

者去参与城市发展，所以我觉得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之

后就需要到社会的一线去工作，那样才能真正成为社会

的主流。” 所以义无反顾地，林澎接受了唐山方面的邀请，

哪怕当时他的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严词表示反对也

没能拦下林澎跨入业界的脚步。

规划局⻓长那两年年

唐山曾经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产生了中国第一

条铁路、第一个现代化矿井等等。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

唐山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在唐山的这 4 年多，林澎参

与了两项创新性的大工程——一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央

公园南湖改造，二是中国第一代生态城——唐山湾生态

城的规划与建设。

林澎清晰地记得刚就任唐山市规划局局长时那如山

般的压力。“当时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整个南湖改造规划，

这是一个历经百多年形成的采煤塌陷区，有 30 多平方公

里，大坑最深的地方近 20 米。里面各种生活污水、煤矸

石粉末、如山的垃圾等等，从唐山大地震之后几十年以

来形成一座十多层楼高的垃圾山，有 500 万立方米之多。

此外，采煤塌陷区 19 个村庄连成一片棚户区，共有 2 万

多人居住在里面。”任务艰巨到几乎不可能完成，回到

局里一看，手下骨干都是一批大专毕业生，局里 10 多年

就几乎没进过新人。

没有时间去喘息与抱怨，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战

斗！南湖改造项目从 2008 年 4 月份开始动工，到第二

年 5 月 1 日中央公园就已开园，水域总面积相当于两个

杭州西湖大小。无需想象也能知道，这一年对于林澎，

是怎样艰难的一年。南湖的旧貌换新颜需要大量规划设

计工作来支撑，从前期的总体规划到后期各项目的实施，

几乎每一个细节他都参与、亲自过问。当然仅有辛苦是

远远不够的，工作想要做好，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科学，

懂创新！“这是一项需要高度创新的工作，需要一定担

当精神，在设计队伍选择上我举贤不避亲，邀请了胡洁

老师的团队Ǆӎଠਖ਼෧ଠࠅᇴڦዷยऺĊĊ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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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团队 2009 年春节后在唐山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白天做设计，晚上经常 12 点开会，给工程施工队伍交底，

第二天接着干活，如此往复。”

南湖中央公园建成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央绿

色生态区，使唐山大气环境质量提升了三成。“如果两

年前你让去那儿转，我都不拉你。现在要问哪儿最漂亮，

我第一个带你去南湖。”唐山出租车司机的一句话，道

出了南湖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采煤沉降区生态治理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样板，

南湖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城市案例，主题为

“中国采煤沉陷地生态修复的典范”。

学者官员的智慧

南湖公园的成功改造，为从学者转行做官员的林澎

赚得满堂彩。成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机遇，学者型官员

林澎自有他的从政智慧。“作为一名规划局长，需要协

调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这是非常难的，工作中我有

三个理念——做事一要让领导满意，二要让群众满意，

三要让开发商满意。”虽然是简单的三句话，却包含了

无数的哲理与学问。

如何让领导满意？对常人而言，绝非易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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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的总规划师是政治家们，这些领导们都希望

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产业，引进好的

项目。好的规划局长需要很敏锐，有很强的专业素养，

很多事要超前谋划。某件事领导说第一次时就要想，这

件事能不能做，怎么做。等他再提，你已经有具体的工

作方案在心中。过去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出现很多发展问

题，书记市长们固然有其政治家的问题，但是也缺乏真

正理解城市发展规律的专家帮他调整思路和把控。”林

澎说他的工作是在现实和政治家的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合

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对此林澎

总结为一句话——老百姓对政府所有的情绪和意见主要

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公开。为了所做的工作能让群众

满意，提高公众参与度，上任伊始林澎采取了各种措施

让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政府所做的工作。去电台参加城

市热线节目；撤了办公室的门卫敞开门让老百姓随时来

反映问题；安排市民接待日，每周四晚上规划局全体成

员严阵以待。这些措施很有效，最开始林澎的办公室每

天都呼呼啦啦好多人来反映问题，后来就极少有人再来

了。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009 年林澎被评为河北省“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至于“让开发商满意”，绝非一般人敢提。由于我

们国家城市开发制度设计的问题，开发商现在俨然已是

“人民公敌”，可是对此林澎说：“我觉得，只要合理引导，

开发商是可以成为城市的建设者的。唐山之前只有少数

围着领导转的开发商能够拿到土地和项目，我去了之后

打破现状，所有开发商一视同仁，只看谁能把事情做好。”

身在被民众戏谑为“官不聊生”的官场，要打破之前的

规则，我们可以想象他要顶着多大的压力。林澎说，“所

以敢提‘让开发商满意’， 首先是因为我的工作可以做

到位，其次我知道自己做的是一种服务性工作而非权力

寻租。”

无欲则刚，心无杂念的林澎带着少年般的勇气亲自

去招商引资，每天带着投资商去参观现场、考察投资环境、

座谈等等。正是在他就任之后，一些国内大的开发商比

如万科、华润等才参与到唐山市的建设中去。

“在唐山我的做法是比较另类的，很少有人像我这

么做事。那时候每天非常累，从早晨起来一直要忙到晚

上十点、十一点。”虽然人到中年，但林澎有着少年般

的热情、干劲以及梦想。

唐⼭山湾貌初形成

2011 年初，林澎调离城乡规划局就任曹妃甸新区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很多外人看来着实是一步荒唐棋。“虽

然做了规划，但如果没有经历把想法落实的实践过程是

不行的。一个没有先例的生态城从规划到实施需要大量

的顶层设计、制度架构、政策体系、投融资等等，而且

每一个具体项目的落实，都需要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所

以当时我主动请辞，说我想去唐山湾生态城实践锻炼。”

不出意料，一开始市领导没同意，说“你做规划局长最

合适，否则就会从政治主流中消失了，今后政治前途未

卜。”善良的领导其实不了解，林澎心中做着的梦，和

政治前途其实无关。第二次林澎再次坚决请辞，领导无

奈答应下来，但之后四五个月时间他身兼规划局长和管

委会副主任二职。

唐山湾生态城，2007 年由河北省主要领导提出理念，

2008 年开始规划，从前期规划到后期落实林澎参与了全

过程，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在他看来，一片填海造地

的荒滩却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处绝妙场所。在这

场看不到对手的战斗中，创新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而困

难重重则是另一个关键词。

生态城最让林澎引以为豪的是它的规划体系。当时

主要的合作方瑞典方面提交的概念规划包括了 141 项生

态城市指标体系。其中包括对于土地利用、绿色交通、

水系统、废物处理系统、能源系统、绿色建筑、开放空

间等等子系统的设计。

如何能让国外的指标体系本土化，如何能让众多国

内外专家精诚协作，林澎做了大量的管理及沟通工作。

虽然很难，但是他很高兴，“整个过程做下来之后明白

了很多，真正了解了从理念创新到中间过程的制度创新，

再到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创新，这全部的过程。”那段日子，

林澎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到海边溜达一圈，离海不远处，

是新建的一片示范小区，除了吊塔，光秃秃的别无其他，

林澎一个人走在海边，没有寂寞，只是发自内心的兴奋，

“我觉得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不重要，关键是心里要有

干劲和激情。”是的，有梦想的人最充实。

除了技术体系的创新，实施过程中林澎也做了大量

的基础工作。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林

澎刚刚调任负责整个生态城，就遭遇政府融资的贷款停

止。2010 年初始，国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严控，

生态城也在被控制之列，贷款中断，怎么办？好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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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大量的在建工程在等着他，好多投资商和建筑承

包商都在围堵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吧？

再难，也得寻找突破口。以林澎为首的管委会决议

成立工程技术中心，他请来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的

清华校友回国到中心当主任，一起做生态城市的研究工

作。没钱怎么办？林澎又多次辗转找到了一位在美国能

源基金会做中国可持续项目的清华环境系校友帮助。几

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结局看起来很完美，过程的艰

辛只有他自己知道。头上的华发，也正因此而悄然生长。

“在曹妃甸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是可以难倒你的。任何困难，任何事情都能找到它的合

理解决方案。”林澎笑着说，笑容里一片少年般的满足。

林澎 2010 年来到曹妃甸，2012 年离开。离开时唐

山湾的建设还在前期的修路、架桥、造地阶段，只是原

来一片不见人烟的滩涂有了一定的城市轮廓。“真正的

发展还是要随着环渤海湾大区域的开发来推进，大概还

需要 5 年 ~10 年的时间。”只是还在轮廓阶段的唐山湾

已然成为生态城市的一个革命圣地，全国所有打算建设

生态城市的都会去看一看。

仅仅两年，已成绩斐然。“在中国而言，既懂城市

规划，又懂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林澎这样解释自己的幸运。

梦想依然在继续

2012 年 5 月，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刚成立不久的中

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找到林澎，希望他能够参

与北京科技商务区的建设。由于在中国，以往的城市化

建设都是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直接参与的成功案例不多，

因此中投下属的中建投、新华人寿、中再保等几家企业

联合打造的这个城镇化运营商工作平台，想要参与中国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需要找熟悉城市规划建设、制

度设计，有国际视角，真正操过盘、了解城市建设全过

程的人，所以他们找到了林澎。

对于林澎而言，破解谜题充满了挑战，因而诱人。

首先北京国际大都市这些年城市病突出，如何给城

市发展找到合理的城市生态化道路是个世界级的题目。

地处昌平的 TBD 可谓天时地利，生态文化本底条件已经

非常好，周边已经有回龙观、天通苑一百万人的城市，

并且有 10 多个国家级的产业园区，软件园、未来科技城、

沙河大学城等等，人才、产业、交通等发展要素都已具备，

关键是如何在这样的综合条件基础上找出适合北京发展

的低碳生态智慧的新城发展新模式来，这是一个挑战；

其次，企业和政府搭建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发展还在探索

过程中，如何能在北京这样一个制度门槛最高的城市探

索政府和企业新的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这同样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目。 “教师、规划局长、

管委会主任我都做过了，接下来做这样一个基于政府和

企业两者结合的角色。”目前林澎的身份是北京科技商

务区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做中国城镇化的实践者，是林澎一直以来的目标，

人到中年的林澎，正在以少年般的热情、干劲和勇气朝

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坚定前行。说到未来，他笑着说，“我

再干十年，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问题研究明白，之后的

十年就回到大学去教书，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城市发

展道路。”


